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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考试的批判与改进
———基于山西师范大学的调查研究

张 荣 华1,陈 富2,邵 搏 宇1,王 可1

(山西师范大学1.教师教育学院;2.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临汾041004)

摘 要:教师资格考试是严格执行教师职业准入制度、保障教师队伍质量的关键环节,在教师专业化发

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基于山西师范大学的相关调查研究,结合国际上教师资格考试的经

验,对我国教师资格考试的目的与影响进行分析与探讨。调查表明:目前我国现行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注重

初级认知目标,对较高层次的认知目标有所涉及,几乎不涉及高层次的认知目标;为了应对教师资格考试,师

范生采取“应试学习”的策略;改革后的大学课程对师范生备战教师资格考试的影响程度小于培训机构出版的

辅导资料。因此,改革教师资格考试迫在眉睫,需要拓展教师资格考试的多种功能,提升教师资格考试的测试

目标层次,明确教师资格认证体系与教师培养体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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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6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师范

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1],决定开展

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实行三级监测认证。通过第一级认证专业的师范毕业生,必须

和非师范生一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简称“国考”或“教师资格考试”),经笔试、面
试、认定合格后,获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证。通过第二级认证专业的师范毕业生,应参加“国考”笔试,

还要参加由高校自行组织的面试(简称“学校面试”)。通过第三级认证专业的师范毕业生,应参加

高校自行组织的笔试和面试(简称“校考”)。未来,师范生可通过“国考”和“国考笔试+校考面试”

以及“校考”三种途径获得教师资格证。这是教育部针对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政策调

整,对师范毕业生获取教师资格证进行规范和管理,足见国家对培养师范生的重视。“国考”终结了

师范毕业生“自然获得”中小学教师资格的历史,从制度层面堵上了教师职业准入的“无障碍通

道”[2]。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实施,势必促进教师执业环境更趋公平和规范,有利于改变“教师队伍

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3]。但是,实施三级认证,又将从制度上为部分师范生进入教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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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通“无障碍通道”。如果说师范毕业生“自然获得”教师资格证是对非师范毕业生的不公平,那
么,通过“校考”获得教师资格证无疑会制造新的社会不公平。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禁会发问“教
师资格考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教师资格考试是严格执行教师职业准入制度、保障教师队伍质量

的关键环节,在教师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4]。那么,这一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

呢? 本文基于山西师范大学的相关调查研究,结合国际上教师资格考试制度与措施,对教师资格考

试的测试目标与影响进行分析与探讨,期望能为完善教师资格考试及师范专业认证制度提供有益

的借鉴。

一、教师资格证考试的目的:入门或择优

教师承担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任务,教师队伍能否实现高素质、专业化,事关素

质教育的推广乃至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因此,在实施“国考”以提高教师从业门槛的基础上,设
立择优录取的教师人才选拔机制显得至关重要。

通过分析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现行教师资格考试,发现虽然不同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机制不

同,但是其实施教师资格考试的目的却趋向一致:将优秀的、适合从事教师职业的人才吸引到教师

队伍,并留住人才。比如,“在法国,教师资格考试的通过率一般在20%左右,因而教师资格考试具

有择优作用”[5]。在日本,教师资格证被称为教师许可证,有普通许可证、临时许可证和特别许可证

3种类型,分别针对不同层次的教师。其中:普通许可证的类别按照学历等级和课程学分修得;临
时许可证主要针对助教,时间期限为3年,只能在授予证书的一定的区域内使用;新增的特别许可

证是临时许可证的延伸,其针对的主要是拥有一线教学工作经验并通过教师人事考试的人员,有效

期为3~5年[6]。德国的教师资格考试难度很大,申请者需要通过2次十分严格的国家考试才能获

得“候补教师”资格,再经过2~3年的教师终身制考核阶段,方能获得能终身任教的正式教师资格,

一旦考取则终身有效[7]。作为最早建立教师资格制度的国家之一,美国教师资格考试兼具入门和

择优两种目的。纽约州教师资格考试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应试者是否在知识技能等方面达到了规定

要求。纽约州的中学教师资格证书分为初级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两种[8]。其中初级证书是一个入

门等级证书,申请条件除了申请人必须具备学士学位、在学校选修并通过相应课程、参加过一定时

间的中学教学实践、通过纽约州教师资格初级考试和学科专业测试以外,还要求申请人本科阶段成

绩平均绩点不低于2.50,并且参加过有关虐待儿童识别和学校暴力干预与预防的研讨会。初级证

书有效期只有5年,如果想继续执教,必须考取相应课程、相应年级的教师职业资格证书,否则便被

视为违法。而教师职业资格证书只向美国公民开放,其申请条件除了拥有有效的7年级到12年级

的初级教师职业资格证书、2年全日制课堂教学经验以及参与过相关研讨会之外,申请人必须拥有

教育硕士学位,且必须再次通过纽约州教师资格高级考试和学科专业测试。这样,通过教师资格初

级考试和高级考试,不仅将优秀人才吸引到教师队伍,留住优秀人才,更重要的是同时也将进入教

师行业之后却不思进取者淘汰出教师队伍。

我国教师资格证考试对申请人的成绩绩点没有任何限制,教师资格证书既不划分等级,也没有

对获取高等级资格证书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实施教师资格考试的目的在

于考查申请教师资格的人员是否具备从事教师职业所必需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9]。初级中

学、普通高级中学教师和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教师的资格考试笔试科目包括“综合素质”“教育知识

与能力”和“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具体目标包括:其一,主要考查申请人从事教师职业应具备的

教育理念、职业道德、法律法规知识、科学文化素养、阅读理解、语言表达、逻辑推理和信息处理等基

本能力;其二,考查教育教学、学生指导和班级管理的基本知识;其三,考查拟任教学科领域的基本

知识,教学设计、实施、评价的知识和方法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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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对教师资格考试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10],但对笔试究竟达到何种水平的测试目标并

没有进行深入调研。
在国际上,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卢姆(Bloom,B.S.)等人创建的认知目标分类体系为教育系统

提供了一个科学而一致的评判标准,同时又为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处理课程及评价方面的问题提供

了帮助[11]。2001年,安德森(AndersonL.W.)等人对布卢姆的认知目标分类体系进行了修订,提出

认知过程涉及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6个维度[12]。有学者发现该修订版在国外教育评

价活动,如教学目标、教学活动的评价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13]。更有研究者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

2006-2011年土耳其的教师招聘考试题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教师选拔考试的内容效度较低。

首先,“理解概念性知识”的题目占比最高,达52%;其次,“记忆概念性知识”的题目达17%;再次,
“分析概念性知识”的题目达14%。因此,建议增加考查“应用”“分析”水平的题目以及与“程序性

知识”有关的题目[14]。

为了了解教师资格考试的测试目标,在2017年全国教师资格统一考试之后的3周时间里,我
们课题组采用分层比例抽样法和自编问卷,对参加本次教师资格考试的山西师范大学近千名学生

展开了调查。自编问卷涉及教师资格考试目标、收获、影响等内容(Cronbach􀆳sAlpha值为0.883)。
调查对象涉及汉语言、数学等12个师范专业。学生根据每个题目与自己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从
“非常符合”“比较符合”“不确定”“不符合”“完全不符合”5个选项中作出选择。课题组进行数据分

析时,对以上选项依次赋值5、4、3、2、1,然后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均值得分越高,说明越符合师范

生的实际情况。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878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822
份。问卷回收率87.8%,有效率93.6%。为了便于对专业类型差异进行分析,课题组将汉语言、英
语、政治、历史专业的学生归类为文科生,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理专业的学生归类为理科

生,将音乐、美术和体育专业的学生归类为艺体生。对性别差异的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

同专业类型之间的差异性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显著性水平均选择P=0.05,双侧。
将教师资格考试科目测试目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转换成折线图,如图1所示,其中:科目

1-M表示“综合素质”科目测试目标;科目2-M 表示“教育知识与能力”科目测试目标;科目3-M 表

示“学科知识与能力”科目测试目标。从图1可以看出:3个考试科目的测试目标排在第1位的都

是“记忆”目标层次,第2位是“理解”目标层次;排在第5和第6位的都是“评价”和“创造”目标层

次;“分析”和“应用”在3个考试科目中的排名并不相同。“分析”目标层次的考查在“综合素质”与
“教育知识与能力”考试科目中排在第3位,而在“学科知识与能力”考试科目中排第4位。“应用”

目标层次的考查在“学科知识与能力”中排第3位,但在“综合素质”和“教育知识与能力”考试科目

中排第4位。由此可见,“综合素质”“教育知识与能力”“学科知识与能力”3科考试在6个认知目

标层次中最注重“记忆”和“理解”目标层次的考查,同时比较注重“应用”和“分析”目标层次的考查,

而“评价”和“创造”目标层次几乎没有涉及。

图1 教师资格考试科目测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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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分析表明,3个科目的测试更适合擅长记忆的文科生而不是理科生和艺体生,同时也适合

擅长记忆的女生而不是男生。具体来说,通过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不同性别的师范生对“综合素

质”测试目标层次均无显著性差异,P 值均大于0.05。女生比男生更认同“教育知识与能力”科目的

“记忆”测试目标,而男生比女生更认同“学科知识与能力”科目的“记忆”测试目标。不同专业师范

生在“综合素质”科目测试目标的认识上存在“记忆”和“理解”2个层次的显著性差异,在其他4个

层次上无显著性差异。文科生比艺体生和理科生更认同“综合素质”科目的“记忆”(F(3,817)=
3.777,P=0.023<0.05)和“理解”(F(3,815)=4.429,P=0.033<0.05)测试目标。不同专业师范生

在“教育知识与能力”科目测试目标的认识上存在“记忆”“应用”和“理解”3个层次的显著差异,在
其他3个层次上无显著性差异。文科生比理科生更认同“教育知识与能力”科目的“记忆”(F
(3,814)=6.348,P=0.001)和“应用”(F(3,810)=6.986,P=0.002)以及“理解”(F(3,813)=
5.004,P=0.043)测试目标。在“学科知识与能力”科目测试目标的认识上存在“记忆”层次上的极

其显著性差异,在其他5个层次上无显著性差异。文科生比艺体生和理科生更认同“学科知识与能

力”科目的“记忆”(F(3,811)=16.964,P=0.000)测试目标。

调查结果表明,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科目测试目标排在前2位的是“记忆”和“理解”,其中对“应
用”和“分析”有所涉及,而对“评价”和“创造”涉及最少。这表明“国考”笔试最注重初级认知目标的

考查,对较高层次的认知目标有所涉及,但几乎不涉及高层次认知目标,由此说明我国教师资格考

试的目的还停留在对师范生入职资格的鉴定上。

二、教师资格考试对教师教育的影响:改革或应试

从国际教师教育现状来看,在推行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时间比较长的一些国家,教师教育采取的

是“精准培养”,即从事教师教育的大学或机构,其课程一般围绕教师资格考试而开设。如:法国的

教师教育课程围绕教师资格证考试和实习两项核心内容来组织[5];美国大学的教师教育课程要求

与申请教师资格证者今后的职业相配套吻合[8];日本采取的是“定向培养”,其课程设置参考综合性

大学,但教师教育的特色非常鲜明。有研究指出,日本的教师教育课程注重“情感、认知”培养目标,

其教育课程设置理念先进、课程结构均衡、注重情感体验,为日本培养了一支合格且充满情感的师

资队伍[15]。可见,日本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精准培养”方式,尤其是对情感体验的重视,突出

了东亚文化特色。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教师教育采取了“通识教育”的培养方式。这种培养方式最

大的特点在于其课程设置参考综合性大学,但教师教育特色并不明显[16]。相关调查显示[2],大多

数师范生对跟非师范生一样参加“国考”表示认同和接受,认为“国考”对师范生的积极效应大于负

面影响,但是仍有一些师范生担心“国考”会导致学校搞“应试教育”。

实际情况是,为了应对教师资格考试,师范生采取了“应试学习”的策略。根据我们的观察和访

谈,发现在准备“国考”期间,师范生已经将应付“国考”作为“主业”,专业课程以及教师教育课程的

学习成为捎带完成的一件事情。而在临近考试的前2周或前1周,几乎所有专业的师范生都会对

教师教育课程的教师提出“停课复习”的请求。调查显示(如图2所示),师范生一般认为大学课程

学习对“国考”帮助不大,备战“国考”与大学课程学习相冲突,使自己感到焦虑,也影响了平时上课

的学习效果。师范生还表示,备考期间,除了增进了自己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以外,同学们基本不会

向大学相关课程的教师请教,也不倾向于积极参加大学相关课程的课堂教学讨论,而是自学相关的

考试辅导书籍。

通过深入分析发现:(1)备考期间,女生(M=4.08,SD=1.064)比男生(M=3.83,SD=0.966)
更倾向于自学教师资格考试辅导书籍(T(789)=-2.573,P=0.010),而不同专业学生之间存则在

显著性差异,文科生(M=4.28,SD=1.030)比艺体生(M=3.98,SD=0.926)和理科生(M=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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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1.088)更倾向于自学教师资格考试辅导书籍(F(11,788)=12.673,P=0.000);(2)男生(M=
3.85,SD=1.269)比女生(M=2.70,SD=1.282)更倾向于向大学相关课程的教师请教(T(807)=
4.214,P=0.000),而不同专业学生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文科生(M=3.14,SD=1.218)比理科

生(M=2.87,SD=1.345)和艺体生(M=2.57,SD=1.237)更倾向于向大学老师请教,(F(11,777)=
8.732,P=0.000);(3)男生(M=3.53,SD=1.063)比女生(M=3.07,SD=1.233)更积极地参与大

学相关课程的课堂教学讨论(T(807)=4.082,P=0.000),而不同专业学生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

异,艺体生(M=3.36,SD=1.142)比文科生(M=3.17,SD=1.281)和理科生(M=3.02,SD=
1.182)更倾向于积极参加相关课程的课堂教学讨论(F(11,777)=4.256,P=0.015<0.05)。除此

之外,文科生(M=4.20,SD=0.91)比艺体生(M=4.10,SD=0.95)和理科生(M=3.75,SD=1.06)
在备考期间更感到焦虑(F(11,800)=17.598,P=0.000<0.05)。

图2 “国考”对师范生学习相关课程的影响

以上调查与分析表明,大学相关课程对师范生备考“国考”帮助不大,师范生都倾向于“自学”教
师资格考试辅导资料。这充分说明,大学相关课程的学习与“国考”相关程度不大。近年来,山西师

范大学不断深化“以改造课堂为突破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教育改革,倡导“以学生为中心,以自

主、探究、交流、参与为主要特征的课堂教学”[17]。“教师教育课程作为学校改革的先头兵,其教师

角色、课堂教学、考核评价等都发生了很大的改观”[18]。虽然教师教育课程比例始终不能与其他类

型课程相“抗衡”,但是,教师教育课堂教学、评价等都围绕“新课标”和“新课改”对中小学教师提出

的新要求来开展,强调“精准培养”师范生。然而,改革后的课程教学对师范生“国考”的影响程度都

不如培训机构的辅导资料影响大,其中的原因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对中小学校而言,其需要的不仅

仅是“合格”的“入门级”教师,更是“优秀”的教师。在教师培养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精准培

养”之路,而我们国家应当选择什么道路以及教师资格考试应当如何变革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

研究。

三、对教师资格考试改革的建议

“国考”政策出台以后,曾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本研究表明,现阶段“国考”的测试目标处于

初级认知水平,除了进一步强化师范生的“应试能力”以外,“国考”并未对师范大学的课程与教学改

革形成“倒逼机制”。以“记忆”为主要测试目标的“国考”,其改革迫在眉睫。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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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拓展教师资格考试的多种功能

纵观各国教师资格考试,一般都不只是具有单一功能。教师资格考试从一开始仅仅注重入职

资格的鉴定,到后来具有促进教师职业能力和专业发展的作用,发展到对教师教育产生巨大的影

响,其功能是不断丰富的。而我国教师资格考试的主要功能是对教师入职资格的鉴定,其他功能则

相对比较薄弱。这样的考试制度设计与实施,不利于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和可持续的专业发

展。因此,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拓展教师资格考试的多种功能,充分发挥教

师资格考试的积极作用。
(二)提升教师资格考试的测试目标层次

目前,“国考”对教师专业知识的考查目标层次过低,过于注重考查对知识的记忆与理解,而忽

视对高层次认知目标的考查,非常不利于选择优秀的教师。因此,建议我国教师资格考试应适当增

加对较高层次和高层次知识的考查力度,从而选择既能够较好地运用教育理论又具有创新潜力的

教育人才。另外,西方国家的教师资格考试都“非常重视知识的迁移和运用能力”[6],比如法国教师

资格考试中的初试(笔试)既考查知识,又测试能力,也包括对中小学教育的理解及知识能力的应

用[19]。作为一种职业资格的选拔机制,教师资格考试更应该考察教师的职业胜任力。“国考”的设

计和实施应将能力优先作为选拔标准的核心内容之一[20]。在设计考试题目时,大幅降低低层次认

知目标的考核比例,加大较高层次认知目标的考核比例,适当增加高层次认知目标测试题目,使三

者之间的比例相对均衡,以充分发挥教师资格考试的择优功能。
(三)明确教师资格认证体系与教师教育培养体系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教师资格认证体系建立时间并不长,而教师教育培养体系则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关于

这两个体系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

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明确指出,实施高校师范类专业认证的目的在于“规范引导师范类专业建设,

建立健全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教师培养质量”[1]。从政策层面上来说,教师资格认证

体系具有规范和健全教师教育培养体系的功能。但是,就其实际效果来看,以低层次认知目标考核

为核心的教师资格考试,不仅无法发挥其规范和健全教师教育培养体系的功能,反而给师范大学职

前教师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改革造成不小的阻力。教师资格证考试实施以后,有人竟然提出“教师资

格考试考什么,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课程就应当教什么”。更有甚者,开始以教师资格考试的通过

率来评估师范大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师的教学水平。这些言论和行动严重影响了师范大学教师坚持

发展理念、运用新策略与新方法的教育积极性,也不利于新时代创新型卓越教师的培养,更将师范

教育倒推回了“应试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实施课程改革,改变“考什

么教什么”的错误观念,努力将中小学校的“应试教育”扭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如果师范大

学为追求教师资格考试“通过率”而重走“应试教育”老路,无疑将培养大量“应试型”的教师。依靠

这些教师教育未来的孩子,素质教育的春天何时才能来临? 因此,有必要对教师资格认证体系与教

师教育培养体系之间的关系,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展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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